五戒谈丛——杀戒
今天，很高兴，大家都来这里意欲学习佛法。本人学佛二年余，自己所学有限，再加上各位抬爱，常常请我和大家一起讨论学习。自觉江郎才尽。本来就没什么心得与各位分享，这样一来，便更是要搜刮肚肠了。

下月，我就要离开上海，蒙各位关心，又逢着国庆假日，接连五天让在下谈谈佛法，这却令我颇有些为难。因为直到昨天，我还在犯愁，不知道该给大家讲些什么。若说大论，则嫌时间不够。若讲小论，则显得支离，难见效果。便到了刚才来时的路上，我才想到，还是给大家谈谈戒法。一切佛法以戒为基础，是故，这一周五次的谈论，还是围绕我们居士的根本五戒，并且结合谈谈我们所应有的对于持戒的心态和理念。

今天先谈杀戒，首先来谈谈杀戒的戒相。若把此戒，表述得完整，就是：不故意，杀伤一切有情生命。这里，要谈论几个要件。首先我们当对于戒的意义，予以明确。什么是戒？

关于戒的语义，估计大家都有看过许多古德的介绍。在文字上，我们就不予展开了，我就以其内核的含义，来给大家总结和整理一下。首先，戒，是佛陀制定的学处。作为发心求得解脱的众生而言，戒为一切修行的基础。也就是千里光明大道的第一步。在这里，我想引《贤愚经·沙弥守戒自杀品》中的一段经文：“尔时世尊。殷勤赞叹持戒之人。护持禁戒。宁舍身命。终不毁犯。何以故。戒为入道之初基。尽漏之妙趣。涅槃安乐之平途。若持净戒。计其功德。无量无边。譬如大海无量无边。戒亦如是。犹如大海多有阿修罗鼋龟水性摩竭鱼等大众生居。戒海亦尔。多有三乘大众生居。譬如大海多诸金银琉璃等宝。戒海亦尔。多出善法。有四非常三十七品诸禅三昧如是等宝。犹如大海。金刚为底。金刚山围。四江大河。流注其中。不增不减。戒海亦尔。毗尼为底。阿毗昙山。以为围绕。四阿含河。流注入中。湛然常尔。不增不减。何以故。注入不增不减。下阿鼻火。上冲大海。海水消涸。以故不增。常流入故。以故不减。佛法戒海。不放逸故不增。具功德故不减。是故当知。能持戒者。其德甚多。”
这一段经文，详细说明了戒法之珍贵性和必要性。然而，我们要返观自身，中国人持戒，多执相、落空。要么，就是不明戒相，自创一套标准，徒然加重心理负担；要么就是自以为是得乱开方便。自欺欺人。这两种情况，都是由不学引起。戒法作为学处，若不学则不可能“善持”。所以，今天，希望大家在明确了戒律的重要性后，要把戒法重视起来！

关于杀戒的违犯，有五个要件：有情生物；知；故意；自作、教他或者方便；死亡。当此五个要件具足，我们把这种行为过程导致的结果，叫做经违犯而破戒。

有情生物，关于生物，我们知道，包括了动物和植物。然而在生物之前，加上“有情”。则可明确在此戒之中，指的是一切可见之未死的动物。

然而，就这么一个要件，就让许多人疑惑。我曾见过，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打转。他们把微生物、动物、植物，混作一团。因为他们引用了不同的经典，产生了片面的执信。便产生了种种谬见。
很多人说，既然佛陀有制定，关于不伤害植物的规定，那么是否可以认定，伤害植物也是不如法的？在此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确一点。既然佛陀有意，制定其他的戒条，那么，我们就不要把两者混淆。杀戒是杀戒，其他戒是其他戒，不能因为两者有关系（猜测、自以为），就掺和在一起。那么这是没有必要的。

我们关于杀戒的讨论，可以限定这里所说的对象，就是肉眼可见的动物。那么很多人会觉得，微生物，虽然我们不可见，但是还是存在，我们也知道他存在，如果我们饮用了这样的水，那不是故意杀么？

这个问题，我想可以这样来解决。我们喝水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杀微生物。所以这在动机上就不构成违犯的故意。其次，微生物、乃至于病毒、细菌，我们喝下肚子去，一定会死么？当然未必。其实，这种杀生的顾虑，正表现出，对于科学与佛法的无知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肚子里有许多微生物，所以，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我们并没有能够杀了他。反过来说，即便我们有杀的故意，我们能够做到么？我们可以吃药，然而一旦破坏了生物群的平衡，反而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不利。所以，自然界的存在，我们不要去改变他们。不然，我们会自食其果的。

这些可不是题外话，因为我们众生的执着和无明，总是喜欢胡思乱想。对于明确的标准，不予认真学习，反而去执着一些没用的东西。所谓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总是不错的。

好了，我们已经把第一个要件说清楚了。就是可见的有生命的动物。包括苍蝇、文字、老鼠、吸血虫。

很多人会说，呀，这些都是害虫呀，杀害虫是无犯的。真的是这样么？

我先请大家来考虑一个问题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，人类都在做些什么？——分类和归类。我们很喜欢把东西分作两类——好的与不好的——有用的，没用的。于是，我们对于不同的类别，就会有不同的针对。同样，在杀生的问题上，就会有种种表现——认为杀害虫是正当的。

那么我打个比喻，如果国家的法令规定，超过70岁的老人，都不应该活。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对他们行杀戮呢？当然了，我们会觉得可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这是玩笑。同样，在我看来，认为某些动物该死，某些动物不该死，这也是可笑的。只是，我们从小就灌输了这种观念，于是，我们会认为这是确切而不用怀疑的。

大家一定会觉得委屈，这些害虫会有破坏作用，他们会传染疾病，为什么不能杀害？经分析，我们可以明确得知，这还是关于有益、无益的抉择。我们不能把人作为评判标准，因为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主宰者。我们不能认为，对我们有益的就要保留和发展，对于我们无益的就一定要消灭。相反，我们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我们当遵循缘起法则——一切都不是主宰者。所以，任何企图当作主宰者的东西，一定就会是最大的破坏者。所以，如果大自然真的有判断能力，那么人类，一定会是最大的破坏者，因为人类总喜欢去自以为是得干涉自然运作。

说到主宰者，人类往往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这一点，就可以表现出人类内心中的贪、嗔、痴。不但我们人类会对动物予以分类，我们还会对我们自己进行分类。比如，老人、小人、男人、女人、好人、坏人；对于不同的人，我们就有不同的概念。这就好比是标签——正如我们企图给所有的事物叫一个名字，然后归纳成一个说明书来。这就便于我们的取舍研究。这已经成为一定的习惯思维模式。

在佛陀的圣戒中，不存在这样的标签。只是把要件明确指出，则我们善加留心就可以了。

于是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，我们都不要去杀伤他们。包括我们不喜欢的毒蛇、蝎子、白蚁，因为一切存在，都有其因缘，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烦恼。

人们总是喜欢把自己作为中心，因缘合和所生的事物，我们会执取，然后还责怪有违缘来袭击我们。结果，我们对于我们喜欢的东西贪爱；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东西，嗔恨。结果，情绪就会战胜正念，对于无辜的对象，打骂相向，甚至要企图杀害他们。于是，这就具足了杀生的动机。

其实，我们可以经由分析得知，犯戒（恶行）的根源，还是在于“我执”。所以，由“身见”等邪见，引起猛烈三毒，这就是一切烦恼的本来面目。大家要明白这一点。

具足了动机、对象，如果我们对于动物，明知道是动物，还要去杀害，那就是第三个要件，对于对象的明确。其实，我们常常会有许多杀伤动物的机会，比如走路，我们走在大街上，每天会踩到许多许多动物，可是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很难做到每一步都小心。再加上，我们都穿着鞋子，那样，对于动物的伤害会更严重，而我们也会更加不知情。

如果我们打光脚，走在地上，即使有一些小虫子，也不会踩死他们。但是穿上鞋子就不同了，他们会一下子被我们踩死。

这里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，是看到有虫子，或是因为好玩、或是因为厌恶，就去企图踩他们。如果动机是企图踩死，那么一旦那个虫子，因我们的作为而死亡，那么就具足了破戒的要件。如果我们只是好玩，而并不想另他们死，然而却因此致使动物死亡，则违犯了杀戒（但不至破）。

第二种情况，就是我们走在大街上，根本没有留心、也没有意识到地上有动物的情况，那么即便我们踩死了蚂蚁，则于戒律根本无犯。

这里，又要抉择一个问题，就是造业与犯戒的区别。很多人都分不清两者的区别，那是很不应该的。什么是造业？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就是有为——有生有灭有变化。

但凡我们没有到达无学，则一切行为，都将导致后有，那么这就是造业。无论我们做好事、还是做坏事，这些行为的后果，都不能导致彻底的解脱。于是，这善与恶的，都是业的一种罢了。所以，一切善行，都只能导致善的业。一切恶行，都能导致恶的业，就是如此。我们每天，每时每刻，行住坐卧，都在造业，无论我们在普佛、念佛、经忏、放生，等等这些，也都是业。从造业这个层面上而言，与杀人放火也没什么区别，唯一不同的，只是“道德标签”的不同。然而其本质却没什么区别。

所以，我们要明确造业与犯戒的区别。也就是说，一切行，都是造业。而其中，某一些，符合要件的一类行为。才属于犯戒的范畴。不同的要件，我们判定不同的犯戒事实。那么这也就是戒条的本质了。

接下来，再说说行为。无论我们自己动手，还是利用工具，或者唆使别人，只要是经由自己的动机，所做的一切导致对象死亡的事实成立，那么就可以认定为犯戒。那么再打个比方，如果我非常恨一个人，我诅咒他，突然，很意外得对方死了，那么我算不算犯戒呢？

这里就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我懂得如何使诅咒生效，那么这诅咒就成为一种方便杀。另一种情况，是我根本就不会什么诅咒，只是在气头上，说了几句恶语。那么这就不犯，因为主观上，没有用诅咒杀害的故意——我根本就不知道诅咒有没有用，只是希望它有用，那么这就不能认做为违犯。

另外，关于此一戒的最后一个要件，对象的死亡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而且要与前四个要件结合起来看。如果具足前面四个要件，再加上对象的死亡（由上述四个要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），那么这才构成破戒。

什么是死亡，这个问题太庞大，若要仔细说，则太费周折。对于我们凡夫而言，若一种动物，没有了呼吸，停止了心跳，不再运动，失去了一切生的特征，那就是死亡。所以，我们就把这个，作为判断标准吧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抉择到更细致的地步。

当我们明确动机、故意行为，并因此，直接导致对象死亡（行为的直接后果）。那么这就是犯戒的成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因为我们的故意行为，间接导致对方死亡，那么这就需要就事论事得具体分析了，这就太复杂了，不作展开假设了。

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将杀戒的戒相分析完了。大家有什么疑问么？其实，我们都会或多或少，对于戒律有误会，比如很多人会固执得以为，吃肉是犯杀戒、放生是持不杀戒。那么这是不认真究学的想当然的谬见。

中国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，当一种外来文化进入的同时，我们会不自主得将两者混淆。这是人之常情，不能算是极端的错误，只是我们当清醒头脑，不要把混合当作本然。

关于不准吃肉，这一点，应该算作为与戒律无关的自我提高要求。当然，有人会把菩萨戒搬出来，可是，我要反问一句：你受了此戒了么？

戒，就像是一种誓言，当我们发誓，一定要做到，那么我们一旦有违犯，那我们可以说这是犯戒的。不然，如果我们没有受过戒律，那么如何来的“犯戒”一说呢？

就居士根本五戒而言，从来也没有不许我们吃肉的规定，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吃肉的行为，看作是犯戒的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严格得要求自己，却不能当作是戒律，因为固执得将此执着为是戒律，并且认为，不吃肉就能一定导致解脱，那么这同样是邪见——戒禁取。

虽然，我们说吃肉，不能算作犯戒。然而却不能因此，故意去杀生。很多人他们贪著口欲，作种种美食，有一种理论，认为越新鲜越好。当然，人们可以找到许多借口来支持这个说法。然而最终的结果，就是对戒体的染污。

从活杀，到活吃，我们可以去许多饭店看一下。活生生的鱼，就被破肚挖心。当他们的身体在油锅里煎熬的时候，他们的头脑还清醒。直到上了桌子，他们还在张合他们的嘴。

还有更可怜的虾，被放在一个盆子里，倒上一点酒，就把他们闷在里面，到了食客的面前，打开锅盖，甚至还有虾在跳跃。然而我们却将它活生生得咬了吞下。

当然，还有更耸人听闻的吃法：“猴脑”“三叫”，唉，这些人们，他们为何就能安心？

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，会看到某些镜头，发现一只猛兽，把活人给吃了，于是，我们便生起了恻隐之心，希望能够保护人类。那么同样，当别的动物遭受与人类同样，甚至更残酷的境地，我们却可以忽略这些。对此，我不知，大家会作何感想？

好了，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，大家不要因此而产生过分的情绪。我们继续讨论下去，很多人因此就会认为，吃肉是犯戒的。那么这又是一种执着。

在佛陀时代，僧团实行乞事制度，所以，比丘们对于乞来的事物不可能过多得挑剔，甚至他们都不能要求、指定食物（除病）。佛陀准许吃肉，只是他们不会吃专为他们而杀的动物。而提婆达多却因为有富足的供养，他认为，吃肉是不如法的。佛陀并不许可这种说法。

在中国，僧人并不行乞，于是，便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认为比丘不吃肉。信佛就素食。这个观念，根深蒂固，被一代一代人粉饰，便到如今，变成了金科玉律。唉，这都并不如法。

中国佛教，一直有一个特殊性，就是褒大贬小。如今就更是极端，这一点，我们从受戒上就能看出来，每一个受沙弥戒、比丘戒的沙弥（沙弥戒是先做后受），都要进行菩萨戒的仪式，把沙弥、比丘、梵网，作为配套的戒法，给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个过程。这是汉传佛法的特色。然而却并不合佛制。

这样，就会给一些人，更多了理由——比丘当然不能吃肉，因为梵网有规定。

到此为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为什么在吃肉犯不犯戒这个问题上，长期都得不到一个定论。

其实，吃肉——单单是吃肉的行为，那是与杀戒无关的。如果动物的尸体已经存在了，不管我们是否吃肉，他都不会因此生还或者再死一次。哪怕有人是故意杀，那也不因为我吃了肉而犯戒。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戒相说得很明确了，主体、客体、行为、动作，都必须有必然导致的关系，那么才能算作杀戒成立。

所以，如果有人，因为我的缘故。故意去杀了动物给我吃，那我就不能吃这个肉。如果我不知情，就另当别论。

可是，如果我事先表明：我看到了一只鸡，我很喜欢吃鸡；如果有人因此将鸡杀了给我吃，那么不管我是否吃了，那么都已经违犯了杀戒。

所以，在戒法中，如果我们见到有人在实施杀的行为、或者我们听到杀的过程、或者我们对此有怀疑，那么我们都不该去触碰那美味的肉肴。因为我们当慎护我们的戒体而不另染污。

上一周，一个朋友请我去他的店里吃饭。他自己开了一个大大的饭店。我去了以后，他特别客气，他给我介绍了好多好多好吃的。然而我却显得有些“不领情”，只要了一些素菜。他很诧异他说：你素食？我说不，我不完全素食，我只是喜欢素食。

于是，他希望我能尝尝美味的鱼，我问道：“鱼新鲜么？”他回答：“很新鲜，我们这里，所有的鱼都当场杀。”我便笑笑说不要。

他便疑惑了——怎么我的东西新鲜了，你却不喜欢了？他显得有些不高兴。我问：那你这里有死鱼么？

他便用很诧异的眼神看着我，他觉得我是否有些不正常。我给他简单说了一些道理后，他便找了一条死鱼给我做了一碗汤。另外还硬是送了牛肉和猪肉——他说，这些都不可能是活杀的。

结果，我就饱饱得吃了一顿。同桌吃饭的人，都对那碗鱼汤皱眉头，于是，我一个人把那碗鱼汤都喝了。事后，大家都问我，那条死鱼，好吃么？他们说，他们甚至都能闻到死鱼的臭味。

我说，恩，或许，你们不会喜欢这鱼汤的味道。可是，好过我去指定活杀一条鱼。

就是这样，持戒，就是要严谨、小心。如果那天，我去吃饭。朋友说：来一个龙虾吧，都是新鲜的，还在水族箱里呢。我回答：“好”。或者我点点头。于是，我便犯了杀戒，虽然我并不亲自动手，虽然故意的动机也不明显。然而，却毕竟是因为我的口欲，让他人行使杀戮的行为，而最终，使鱼儿死亡。

很多人会觉得，持戒太难了。我说，其实并不难。只是我们不熟悉。正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法律的社会里，我们对于法律的细则，不可能很明确，然而我们却没有一个人会经常违法。

有些人常常会违犯交通法。闯红灯。穿车道等等。如果突然告知你法律的条文，让你一一遵守，你会觉得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将打破你原有的习惯。然而，经由努力和谨慎，一旦我们培养出新的生活习惯，那么一切都不再困难。

同样，持戒也是如此。对于不熟悉的规定，我们常常会觉得有困难。那么，放下包袱和顾虑，我们就把关键的东西抓住，然后慢慢去习惯它。渐渐得，把持戒，变成一种生活习惯。那么，这将让你得到莫大的利益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与杀生有关的说法，那就是放生。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，如果我今天放生了，我就能够抵消过去杀生的罪孽。那么，这是很可笑的。

在人类的法律上，或许可以用善行来减轻针对恶行的惩罚，然而这毕竟只是人类的法律。不要企图用善业去抵消恶业。更不要企图用有漏的善业，来得到轮回的止熄。所以，放生和杀生，是两码事。

当然，关于放生，则与“放生仪式”又不同。作为佛弟子，常常有机会，参与集体放生活动，大家去买来许多动物，然后进行仪式，把他们抛出牢笼，仅此而已。他们能否因此，真的得到生还？没有人关心，只是大家因此，得到了虚荣心、贪著心的满足。

如果你是为了要做菩萨，于是，故意放生给别人看。那么这就是虚荣心的满足。

如果你是为了要得到善报，千方百计要多多放生，那么这就是贪著心的满足。

所以，我们不要认为，参加某个活动，那就一定能得到莫大的利益，这是很渺茫的。虽然我不贬低这种仪式，然而我们当有清醒的头脑，真正的放生，其意义何在呢？

永远别去市场上买活物，然后再放掉。这种行为是很可笑的。为了赚钱，很多人会去故意抓了生物卖给你，然后，等你放了，他们会去再抓。唉，结果，为了你的“发心”，徒劳陪送了许多生命。

所以，我不认可那种面子工程的放生活动，真正的放生，当不会以“出牢笼”为要求线。提供一个思路：如果我们真的想放生，那就请保护大自然。而不要总是在乎某些仪式。因为当我们保护了自然环境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让更多的动物安居乐业。这就是最好的放生。他好过可笑的“欲纵故擒”。这一点，还是请大家三思。

另外，关于放生，那就首先，对家里的“不速之客”手下留情罢。那些蟑螂、老鼠、蚂蚁、蚊子。他们都没有死罪的。他们只是寻找食物，和我们出外干活一样，他们也只是要为了让自己存活下去。这并不是他们的错。那么我们为何要白天放生、晚上杀生呢？

所以，不要把放生，变成一种仪式。不要认为，对我们有益的动物要放，对我们无益的动物就要赶尽杀绝。唉，这是很明显的“我见”。我们毕竟不是主宰者呀，为什么总是要把人类放在万物之长的位置上呢？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，好一个帝王的气派，这却不是佛弟子所应有的素质。

大家或许会问，那么他们会传播疾病，怎么办？我们可以防、可以驱、可以避。那么多方法，为什么一定要杀呢？疾病的传播，有多种途径，即使你一辈子都生活在真空里，你也无法避免死亡的必然结果。一切都是因缘生法，所以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或者回避什么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实在要做些什么，那就用驱赶的方法吧。

以上，就是关于杀戒的完整表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此适当总结，并且提出几个案例，给大家分析。

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个病危的长者，医生在进行了救治之后，病情虽然暂时得到控制，然而却必须要用维生设备，才能使生命延续。

医生用他的专业知识，对家属告知，病人不可能恢复了。而且这样拖着，也没有什么大用处，病人会十分痛苦，如果家属同意，院方将撤走维生设备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家属会坚持要维持下去。然而经过几个月的拖累之后，当医生再次这样提议，大家便往往会点头默认。结果，往往在撤走维生设备的当天，病人就死亡了。那么这是否犯戒呢？

这个问题，相信会比较普遍，当然，也会比较棘手，我听过许多不同意见，有人说犯、有人说不犯。当然，还有人说，是为了给病人减少痛苦，这是一件符合人道主义的好事。

说实话，很复杂。因为我们作为凡夫，基本上都没有神通。又在通常情况下，往往会对于病人的病情缺乏一定的了解，于是，我们很难作出判断。

病人是病危状态，经抢救，虽然能够保住性命，然而必须要用维生设备来辅助维持生命。这时，如果我们撤走维生设备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肯定会给病人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，后果是显而易见的。如果我们同意了，那么病人将因此而死亡——这就具足了犯戒的要件了。

再说一种情况，如果经抢救而无效。当医生，用生命特征来断定病人已经死亡，从而撤走维生、抢救设备。如果，这个病人，还有生还的希望，然而，由于医生撤走抢救设备，因此病人再也没有苏醒的可能了，那么这是否犯戒呢？如果医生，确实觉得，病人没有生还的可能，那么医生是无犯的。因为医生没有神通，他不可能预见到，病人还会苏醒。所以，医生撤走维生设备的行为，并不构成犯戒。

又，如果遇到某个紧急情况，我们可以进行救助，而我们没有作为。因为这个不作为，导致对象的死亡。那么这种情况，从心态上判断，就有两种可能：如果是因为不希望干涉，而不参与救助。那么我们并没有令死的心态，这就无犯。反之，如果是有心想让对方死亡。那就犯戒。

又一个情况——安乐死。这个问题，在道德、法律、文化等等这些领域中的讨论，似乎永远都没有一个定论。然而在佛法的戒律中，却容易判断，因为这是犯戒无疑的。

虽然，我们的动机，有善的一面——希望对方减少痛苦。然而却有希望对方死亡的心态。所以，“令死”的动机是成立的。我们也授权医生实施行为，最终导致对象的死亡。所以，要件具足，这绝对是犯杀戒的。

至于医生，是否因此而获罪，那么首先，就要看医生有没有“杀心”。当然，作为家属，如果确实，因为体力、财力的关系，无法再让病人长期拖累下去。那么他们当要十分小心得检视自己的内心，是否有“希望对方提前结束生命”的念头。如果有，那么必然还是成立动机的。千万要小心，因为站在这个棘手问题面前的，往往是病人的子女，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大意，那就很有可能造就“杀父”、“杀母”的无间业。这就很麻烦了。

所以，如果我们想要希望医生撤除维生设备，我们要检视自己的心念，是否还有“令死心”？如果没有，那么即便因此导致的病人死亡，那也不至于破戒，因为在动机上，我们没有杀心。

另外，我们汉地的佛法，已经变得全盘的西方化。这样呢，人们不赞叹解脱，反而赞叹死后投生善趣。于是，有许多出家众要小心了，因为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犯下根本戒，失去了比丘身份，尚不自知——那么自然就不会想到忏悔、继续贼住在僧团中。

如果他们面对一个濒死的人，他们说：“与其这样拖延，不如早点解脱。不要再留恋这里，要一心往生西方极乐。”那么这种行为和心态，一定符合“劝死、赞叹死”的标准，如果病人因此，放弃求生意志，导致其提前死亡，则获杀罪。

然而这始终是难以判断的，因为我们仅仅能够从外在的语言上，来判断其是否获罪。就其心态而言我们无法得知。所以，就语言上，如果他这样说：“我不忍心看他这样活着，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活着，而不是依靠机器。”这样的话，至少在语言上，是看不出有杀心的，于是，这便无罪。

通过这个案例，我们对“杀戒”五要件进行总结：

首先，对象是生物。在这个案例中，依赖“维生系统”而得以存活的病人，他的呼吸和命根都存续着。只要他一息尚存，那么他就不失去“人”的身份；关于人体的定义，经典上说得很明确：“于母胎由初心生起、初识现起乃至死，此间之物名为人体”。至于他是以哪一种方式存活的，例如：使用人工心肺、血液净化机等，这些并不是判断的关键。关键是病人，尚有生命。

其次，知道是生物。如果病人的家属心里想着：“病人，活得太辛苦了。”这可以证明病人的家属知道病人的生命尚存续着。 

再次，是杀心——也就是“想让他死的心念”——不管动机是善意的、还是恶意的。例如：不忍心看到他活的这样痛苦；或因嗔恨而想让对方早点死。在这个案例中，病人的意图是善的，他不忍心看到病人痛苦。然而，却分明是希望病人早点死掉。这里的关键是“令死心”的有无，而无关乎它是善意或恶意的。

我们可以参考《僧祗律》中，关于佛制杀戒的因缘：一病比丘，已经无法治愈，照顾他的比丘心生疲厌。于是这个病比丘说：杀了我吧，那样会比较好些。于是，那看护的比丘就把那个病比丘杀了。其因而获罪。可见，无论我们是否善心、或者是否病者自愿，只要我们有“杀心”，那就很有可能，导致破戒的成立。

另外，杀心、行动、后果，必须是必然关联的，才能成立破戒。比如，堕胎的行为，胎死母不死，则破戒。若母死胎不死，则不破。就是这个道理，因为一旦针对某个生命体实施杀戮行为，并没有导致该生命体的死亡，而致使其他生命体死亡，我们没有对那个生命体产生杀心，故不犯。

然后就是行为，通过各种方法，以达到“致对方于死地”的目的。《善见律》中，罗列有六种方便：“自、教、掷、安、咒、神力。”在个例子里， 病人的家属为了让病人早点死，而授权医护人员撤除维生设备，那么这也是一种行为的方便。

《四分律》在这方面，总结得很好。有二十条：自杀、教杀、遣使杀、往来使、重使杀、展转使、求男子、教求男子、求持刀、教求持刀、身现相、口说、身口现相、遣使（说）、遣书杀、遣使书、坑陷、倚发、药、安杀具。如上二十条，杀则破，未杀则犯而不破。

最后，就是行为对象因此而死亡。若病人因为撤除维生设备而死亡。则破戒成立。如果病人，并非因之而死亡，则犯而不破。所以，正如刚才所说的，必须要主观上故意、客观上有行为、并且因此直接导致客体死亡，那才可以认定破戒成立，不然，若缺少任何一个要件，那就都算不上是破戒。最多，也只是犯戒，可以忏悔。

此戒有一个问题。就是关于对象的不同，会有获罪的轻重不同。然而就居士戒法而言，并没有具体指出某一类是重、某一类是轻，于是，在戒相上，戒止一切杀戮行为。只要是有情生命——符合有心识标准的生态，都不得故杀。

对于居士而言，永远有重受五戒的机会，这一点与比丘戒不同。所以，作为居士，我们对于戒律当严谨，然而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。一开始。我们很难做得如法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正如以上这个案例，对于每一个初学戒法的人而言，都会是一件棘手的事。那么关键问题，就在于，有没有搞清楚“杀心”的本质。很多人会有一种奇怪的想法，他们认为，只要我是好心好意去帮助别人，那么就一定是正确的。

其实，这还远远不够，当我们善意得想去帮助别人，那么请先别让喜悦的情绪干扰你的思路。你首先要明白，当要如何去实施，才能得到一个好心做好事的结果。

所以，如果我们还无法让我们的心得到自由，那么我们仍要警惕！需要时时提起正念——当要谨慎，不然我们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纰漏。

2003年10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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